
近 日看了《音乐研究》 ����年第 �期上
，

登载的题为《 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重新记谱并将出

版》的报导
。

《十二木卡姆》九十年代的乐谱版本即将

出版是件值得祝贺的事
，
但报导中把五十年

尔族民间传说
， 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演唱的

“
神韵

”

是什么� 吐尔地阿洪演唱的
“
神韵

”
是什么�

艺术团演唱的
“
神韵

”
是什么� 它们之间演唱

韵味的差异又是什么
，
这恐怕不是听几遍演

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吧竹对这样一个问题在

两者之间
，
说哪种记谱够

味
，
哪种不够味

，
或是谁

韵味高
，
谁韵味低

，
能这

样比较吗��

上面所说的两步不同

早期整理工作

代和九十年代整理
“
十二

木卡姆
”
的工作相提并论

，

文字虽然婉转
，
却含有明

显的褒贬之意
，
这就不合

适了
。
为什么说不合适�

五十年代是整理喀什

地区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的第一

步工作
，
即把吐尔地阿洪

演唱的全部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
作为原始的
、

第一手的传

统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完整的录

音记谱保留下来
，
尽管吐

尔地阿洪演唱的曲目和唱

词有重复和遗缺的现象
，

而我们还是不 作 任 何 增

补
，
原封不动地记谱出版

。

之所以这样作
，
是继承传

统音乐遗产工作的性质所

决定的
。

最近整理出版的喀什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 ，
不论整理

者采取什么做法
，
就其工

作性质而言是继五十年代

整理喀什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的

第二步工作
，

也就是在吐

尔地阿洪演唱的基础上
，

增补许多新的曲目和唱词
，

的工作
，
是民族地区

，
整

理多类型
、

大型传统音乐

遗产的工作性 质 所 决 定

的
，
致于每一步的工作做

得如何� 则另当别论
。

对

于这点
，
不是有些人

，
甚

至包括有些具体参加这一

工作的人所了解的
。

因此

常常有人把本不矛盾的两

步工作对立起来认识
。
例

如
�
有的人说现在的记谱

比五十年代的记谱完整…
” ·

等等
。

诸如 此 类 的 议

论
，
猛一听

，
似乎有道理

殊不知
，
五十年代的乐谱

是个原始版本
，
原始版本

只能是原始版本
，
多加了

一些异体的曲目进去
，
就

不是原始版本了
。

����年底
，
自治区文

化厅的一位民族厅长
，
从

久�卜��山﹃山血�山‘八山、�才犷���、二夕二
、

一一一刁产一几”﹄声�旧叫

�万桐书

由木卡姆艺术团

的演员演唱录音
，
并根据演员演唱的录音记

成乐谱
。

上述这两种记谱版本
，
从音乐结构到演

唱风格都不一样
，
把这两种不同演唱者的记

谱褒贬比较
，
显然是不合适的

。

就拿这两种版本记谱的韵味而言
，
维吾

北京参加了
“
中国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系列

活动
”
回到新疆后 曾在 自治区文化系统 的 大

会上说得好
，
他说

， “
没有��年代整理

‘
十二

木卡姆
’
的工作

，
就没有现在

‘
于二木卡姆

’

的工作
” 。

不论他从什么角度讲这话
，
他没有

把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工作对立起来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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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步伐踩出一条自己的路
，
获取自己追求的目标

。

陈先生不为名利
、
辛勤耕耘了一生

，
终于为中国的

音乐事业培养出一批技艺卓越
、
造诣高深的优秀提

琴家及提琴教师
。
他们继承陈先生的遗志

，
培养出

一批优秀的第三代小提琴家
。
他们都为中国的音乐

事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
。

作为一位杰出的提琴教授
，
根据自己教学的需

要
，
编纂了大量教材

，
撰写了不少总结教学经验的论

文
，
这在我国的提琴教授中也是少见的

。
他在几十

年教学 实践 的 基础上
，
先后编纂了三套风靡全国

的小提琴教材
� 《实用小提琴音阶练 习》三册 �����

年
，
上海文艺出版社�

， 《小提琴曲选》八册 ，
�����

一��年
，
上海文 艺 出版社�以及《小提琴协奏曲》两

册 �����年
，
上海文艺出版社�

。
这些教材都具有较

高的学术及实用价值
。

苏联专家
、

小提琴教学的著名

学者米斯强斯基特地为《实用小提琴音阶练习》写了

序言
。
文中指出

� “
陈又新同志的双音及泛音练习包

括了小提琴演奏这一艰难部分的一些主要方面
。

研

究这本集子里的材料
，
能有助于小提琴演奏者为技

未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
，
并有助子把这些技米成功

地运用到艺术作品
，
室内乐和管弦乐的演奏中去

” ，

给予 该 书很 高的评价
。

关于后两套曲选
，
全由陈

先生选材
、

精心编订指法与弓法
，
乃至亲自校订

。

由于选材恰当
、
精确

、

适用
、

科学
，
因之

，
为全国

各艺术院校
、
文艺团体广泛应用

，
多次再版

，
而且

流传港
、
台

、

新加坡等地
，
在小提琴教育中产生极

为深远的影响
。

另外
，
他还为小提琴教学撰写了一些总结性的

及研讨性的论文
，
其中较重要的有

�《小提琴教学随

笔》八篇���上音��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 日至 ����年 �月��

日�
， 《小提琴练习中的手指保留问题》 ���上音》����

年 �月 �日�
， 《从两首小提琴前奏而谈起 》 ���上海

之春》会刊�
、 《写在弦乐四重奏演出之后》 ���上音》 ，

���。年 �月��日�等
。
非常不幸的是他还有十五万

字有关小提琴教学心得
、
经验介绍的文章

，
竟全袅

于
“
文革

”
之中

，
应该说这是损失颇重的

。

陈又新先生一生为我国的提琴教育事业呕心沥

血
，
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不意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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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没有去褒谁贬谁
，
他说的是公正话

，
是维护

民族团结的话
。

报导中说什么
� “
限于当时的 人 力

、

物

力和学术水平
· “ … 。 ”

五十年代的物力差
，
这

是事实
，
可以说差得很

。

致于人力
，
五十年代

整理歌词的李姆谢依提
，
在现代维吾尔文学

领域中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
，
他熟悉中世纪

中亚
、

波斯阿拉伯的文史
，
熟悉察合台语言

。

没有他参加整理歌词
， 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唱的什

么
，
今天还是一个谜

。
参加记谱的几位

，
除

我外
，
还有一位邓威

。

他是五十年代西安音

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
，
毕业前

，
曾在陕南

汉中地区进行过民间音乐的采集与研究
。
还

有一位是邵光深
，
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华东艺

专音乐系
，
曾在文化部电影音乐训练班进修

。

他们两位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
，
完全可以

胜任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
的记谱

。

对此
，
在五十年

中曾有个别人认为汉族音乐家不熟悉民族语

言
，
不可能记好木卡姆

。

这种论点当然是不

对的
，
不对是在于他不清楚语调

、

演唱�奏�

风格与乐谱的关系
，
按那种观点

，
就是任何

一个不熟悉别国或别民族语言的音乐家
，
都

不能准确的记录该国或该民族歌 曲 的 乐 谱

了
。

这种说法已是几十年以前遇 到 的 怪 论

了
，
现在是不是还有人持这种观点大作文章

呢�

五十年代整理记谱的
“
十二木卡姆

” ，
是

经过吕骥
、

李元庆同志审查并由中央音乐学

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进行业务指导的
。

乐谱曾

由元庆同志组织音乐研究所的同行作过系统

的检听鉴定
。

在整理记谱过程中
，
赛福鼎

·

艾则孜同志亲自过问
，
并审定全部歌词

。

他

在序言中
，
充份肯定了这步工作的意义

。

还有些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
，
我热切地

希望负责民族音乐评论的专家
，
在音乐刊物

�

匕 为新疆的传统音乐遗产工作健康发展
，

多作点正确的舆论导向
。

��


